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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叉山事件發生的過程

（一）前言
　　不論就世界史、中國史或台灣史來看，民國三十四年，都是一個關鍵性的年代。這一年的八月十五日，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，結束了太平洋戰爭。然而，對台灣的後山小鎮關山而言，民國三十四年，同樣，也是一個難以忘懷的年代。這一年的八、九月間，有三個颱風連續侵襲台灣。其中，發生於呂宋島東方海上，九月三十日從恆春、大武之間登陸的超大型颱風，為關山地方的百姓帶來一段鮮為世人所知，卻又傷痛無比的跨國救難事件（註：也可能是台灣救難史上，傷亡最慘重的事件）。

（二）組成搜索隊
　　太平洋戰爭結束剛滿一個月，即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十五日，霧鹿派出所（註：日治時代稱駐在所）日本警官城戶，接獲布農獵人的報告，在距霧鹿徒步三日行程的三叉山（註：高3496公尺，因位於海端鄉、桃源鄉、卓溪鄉交界處而得名，參閱第27頁地圖）附近，有一架美國軍機墜毀。鑑於事態嚴重，城戶立即電告台東廳警務課，並由台灣總督府告知美國軍方，請示處置方針。美方初步決定，由美軍組團赴台東失事現場，但在未抵達前，委請日本憲兵隊和台東廳警務課，就近救難。台東廳警務課接獲指示後，立即命令關山郡，組成搜索隊，隊員包括日本警官二名、日本憲兵三名，以及布農壯丁三名，共計八名，並命令駐守霧鹿地區長達十六年，熟悉山區地理狀況的日本警官城戶為隊長。

（三）第一陣搜索隊入山
由城戶擔任隊長的搜索隊，是為了救難，最先組成的第一陣搜索隊。這一隊於九月十七日，在霧鹿派出所集合，研商規畫入山路線，並做種種行前準備﹔隔日清晨，即出發入山。中央山脈南段三叉山一帶，不僅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峰，連綿不斷，而且是新武呂溪（卑南大溪）、清水溪（秀姑巒溪）、拉庫音溪（荖濃溪）三溪的源頭，侵蝕激烈，山勢陡峻，懸崖絕壁，處處可見。雖偶有布農人前往狩獵，畢竟還是人跡罕至的秘境。城戶一行，在布農壯丁的嚮導下，沿著山中獵人偶爾使用的小徑，穿越叢林又叢林，翻過數重嶺谷，於途中露宿二夜，才於第三日，即九月二十日，登上中央山脈稜線，並越過一片高山草原，而抵達三叉山的墜機現場。（約在三叉山東北方六公里處）

第一陣搜索隊抵達現場後，發現美國軍機撞毀在一處天然水池邊﹔（註：據國內業餘山岳攝影家──許書豪先生說，墜機地點，應該不是「登山界」傳說的嘉明湖。因為在嘉明湖沒看到飛機殘骸，但在嘉明湖往新康山的路上，現在還能看到飛機的殘骸。）該處地勢略有起伏，一片草原向四周綿延。飛機殘骸則四處飛散，而機上乘客已無一完屍，屍塊掉落各處。搜索隊於是搭建暫時棲身的草寮，並即展開各種工作如﹕尋找飛機殘骸，收拾美軍乘員屍塊，處理遭難人員遺物，以及記錄、書寫報告等。

當各項工作積極展開之際，又獲山下傳來美方變更計畫的指示，美方認為﹕「山上不久即將下雪，關山一帶，歷經二次颱風侵襲，山路柔腸寸斷，徒步入山，困難重重，加上沿途懸崖絕壁，屍體搬運不易。因此，委請就地鄭重埋葬。」原訂計畫有變，城戶搜索隊奉命改以基督教儀式，埋葬死者。由於就地鄭重埋葬，需要棺木，因而有第二陣搜索隊的組成。

（四）第二陣搜索隊編成和入山
就地鄭重收埋，需要棺木﹔位於三千公尺以上的現場，是一片草原，既無合適的木料，亦無裁製棺木的工具，只好請求山下的警務當局，派人搬運必要的材料上山。關山郡接到城戶的請求後，經台東廳認可，乃於九月二十五日，通令關山各部落會長，挑選壯丁七十名，加上警官二名、警察二名、憲兵隊十五名，共計八十九名，組成第二陣搜索隊（根據田野調查得知，關山七十名壯丁的身份，已查出者共有六十六名）。九月二十六曰，搜索人員開始集結，先後抵達海端新武派出所（註：日治時代稱駐在所），每人帶糧食、鍋碗、衣物、收屍用木板一塊（長七尺、寬一尺二寸、厚五分）和鐵釘一袋等。隔日，第二陣搜索隊編組，指定日本警官「巡查部長」落谷順盛擔任隊長。由於人數眾多，搜索隊又分為若干班，每班設班長一名，班長由隊員互推產生。搜索隊編成後，即由隊長落谷率領，沿1931底竣工的關山越道路（寬 1.5公尺）前進，傍晚平安抵達霧鹿，並留宿於該地的國民學校。（註：即今日的霧鹿國小，民國18年8月1日設立，有教室十二間。）

九月二十八日，晨起，大隊繼續沿關山越道路前進，經天龍吊橋、利稻、馬典古魯（摩天），而於傍晚抵達標高一千七百公尺的吉木，並在此過夜。吉木為關山越道路中，僅次於霧鹿的據點。

九月二十九日晨，自吉木出發後不久，即離開關山越道路，由布農人擔任嚮導，沿叉路、循獵徑前進。由於路徑狹小、曲折，加上雜草叢生、行進困難，隊伍開始拉長，前後相距越來越遠，而斷裂成三個隊。前隊是手腳敏捷，又隨身帶有乾糧的德高和雷公火社（今電光）的阿美族人﹔中隊是日本籍憲兵、警察、部份平埔人和漢人﹔後隊是德高的漢人和水井仔（今關山鎮豐泉里）的平埔人及隊長落谷順盛。三隊皆通過一間由日本憲兵駐守的小獵屋（此屋是布農獵人利用檜樹皮或松羅樹皮搭建），才先後紮營露宿。後隊通過獵屋後約二小時，即紮營過夜，據說當夜氣溫極低，只好縮身於臨時挖掘有如散兵坑的小洞，上面覆蓋毛毯，一夜難眠，熬到天亮。中隊與前隊，則於更高、更冷的地方紮營，詳細地點不明。

（五）颱風過境
九月三十日，第二陣後隊晨起，天上已飄著小雨，發現日本警官「巡查部長」兼隊長落谷順盛，難耐夜寒，凍死於坑洞中。六時許，埋鍋做飯。由於地勢高，氣壓低，鍋中米飯只有上面一層煮熟，其餘仍如生米。每人分食少許後，隨即出發。一路走來，隊員始終注意山區環境的變化，天際雲層不斷加厚，雨勢逐漸增強，天氣已明顯變壞，即使不是颱風，也有豪雨來襲之虞。班長劉金主和隊員，邊走邊商量，最後決定暫時撤離，等待天氣好轉，再做打算，於是立即回頭。返抵獵屋時，雖然日本憲兵攔阻（註：因搜索隊員身負救難重任，不宜輕易准許撤離），但隊員以高山煮飯不熟，飢餓難忍回應。在獵屋停留一、二小時後，即集體下山，返向吉木。回程時，風雨大作，隊員不得已，紛紛拋棄手中木板，加速逃命。返抵吉木時已天黑，個個全身溼透，但當地有充足的木炭，供升火取暖、煮食。來自德高的漢人和水井仔（今關山鎮豐泉里）的平埔人，就這樣集體逃過一劫。

第二陣中隊晨起，雖見天色不佳，仍舊冒險向失事地點挺進。午後，眼見嶺下風起雲湧，濃雲伴風雨襲來，這是暴風雨來臨的前兆。然而，下山折回，為時已遲﹔剛好，下方河谷是新武呂溪的源頭，有一片茂密的檜木樹林。於是全體隊員，拖著萬分疲憊的身體，迂迴曲折，尋覓路徑，向谷底轉進。黃昏時，終於撤至林中﹔當晚就躲在樹林下，勉強升火煮食，以半生不熟的食物果腹，並以木板和毛毯，阻擋陣陣豪雨侵襲。儘管如此，還是人人全身濕透，在檜木林中熬過風狂雨驟、天搖地動的一夜。

第二陣前隊都是阿美族人，出發前夕，家人一如往例，為出門遠行的丈夫或子弟，備妥隨身攜帶的糯米乾糧。由於沿途無須埋鍋做飯，可以連續強行，迅速挺進。因此，事實上，到二十九日黃昏時，第二陣前隊已有少數幾人趕抵現場，其餘則在遍布草叢，距現場不及半日行程的地方露宿。三十日晨起，第二陣前隊落後的隊員，立即背負木板在細雨中趕路，於中午前陸續抵達目的地，而與第一陣搜索隊會合。

第一陣搜索隊一行八名，在中央山脈的失事現場等待了將近十天，終於盼到阿美族人將木板送到山上，然而，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憂。喜的是：終於有材料為美軍收屍埋葬，憂的則是：第二陣前隊送到的木板為數有限，不足所需﹔而更讓隊長城戶擔心的是，他清晨起床，走出臨時搭建的草寮，遙望天際，以其在山地生活二十六年的經驗，知道天氣已轉變，暴風雨即將來臨。跟隊友商量，結果認為﹕「工作已完成大半，只剩收屍埋葬，若此時立即撤離，恐招致美方怨言的禍根。」

因此，決定更換部份隊員後，留下第一陣搜索隊，利用送到的木板，繼續未完的工作，並下令第二陣前隊立即撤離。第二陣前隊下山後不久，濃密的雲層，伴隨著風雨，就從腳下谷中密林的方向，陣陣襲上山頂﹔颱風侵襲居然成為事實。第一陣搜索隊拼命趕工，用完最後一片木板後，才開始準備撤離，然而為時已晚，山頂上已狂風怒號，並降下大量冰雹。在狂風吹襲和冰雹打擊下，第一陣搜索隊個個遍體鱗傷，全身冷濕。下山途中，既要抵擋陣陣強風，以免掉落懸崖﹔又得在荒山野谷間，尋找脫困的小徑。大概到了黃昏時刻，才在樹林邊、岩壁後，找到一間布農獵人臨時搭蓋的夜間棲身草寮，但只有屋頂，沒有牆壁。為防體力消耗殆盡，決定在此過夜。然而，夜愈深、風愈緊、雨愈大，陣陣雨水灌進小屋，膝蓋以下盡濕，加上飢寒交迫，疲憊不堪，個個睡意轉濃。為免一睡不起，隊員彼此鼓勵，相互挽臂取暖，並時時原地踏步，抖動身軀，以待天明。

第二陣前隊，撤離失事現場後，本想循原路折返，然而稜線上已雲霧瀰漫，伸手難見五指，不久即迷失方向。傍晚時，颱風接近，風狂雨驟，隊友星散，各自尋找棲身露宿的地點。然而，稜線標高近三千公尺，芒草遍布，既找不到樹林，足以暫避強風，又無上山時攜帶的木板可略擋驟雨，最後只能以身體，緊貼裸露的岩塊，在強風吹襲、豪雨淋洗下，渡過漫漫長夜。

（六）生死之際
十月一日，第二陣後隊滯留吉木，等待隊友折返，並將山上隊員可能遇難的消息，儘快向山下傳報。第二陣中隊，在風勢漸弱後，集體自坑谷檜樹林中，沿獵徑撤回。路過獵屋，短暫停留，並升火取暖﹔但有部份隊員，難耐夜寒，體力不支，命喪黃泉，屍體散落各處。擔任領隊的日本籍憲兵，亦因嚴重凍傷，中途死亡。臨終時，背靠石壁，雙腿盤坐，手握插入身旁泥土中的軍刀，姿態莊嚴，不失軍人臨終不懼、從容赴死的本色，見者至今印象深刻。自獵屋撤回吉木途中，來自關山月眉（舊名月野）的黎維錦，亦因力竭，倒臥路旁，雙眼含淚，默默目送隊友消失於林中小徑。活存的隊員，於傍晚時陸續返抵吉木。在稜線上迷失方向的第二陣前隊，經一夜強風豪雨吹襲後，隊友星散。早晨山上濃霧密佈，難辨東西﹔雖然風勢逐漸轉弱，但大雨依然如注。星散在稜線上的隊員，只能拖著疲憊不堪的身軀，各自在濃霧中，尋找獵徑，摸索下山。沿途體力不支，倒地氣絕者，所在多有。活存者，則部份返抵獵屋，在屋中升火取暖過夜。然而，還是有人熬不過風寒，而捨命於獵屋之中，第二陣前隊人員傷亡最為慘重。
第一陣搜索隊在草寮裡，一夜熬到天明，由於長期滯留山上，攜帶的米糧已食用殆盡，只好點燃用剩的記錄紙，略為烤熟布農人（日姓西松）為其愛犬準備的小米狗糧，由隊員分食些許止饑﹔隊長城戶身上的香煙，亦分給大家享用。草寮外，風不停地吹、雨不停地下﹔草寮內的隊員，已充份了解身陷絕境，恐怕難逃一死。儘管如此，在瀰漫著訣別的悲愴氣氛中，再度出發時，仍舊不忘相互鼓勵：務必提起精神，懷抱希望，尋找生路。然而，林中濃密的雲霧，山坡上陣陣瀉下的洪流，不久就將第一陣搜索隊沖散。各尋生路的隊友，沿途必須翻山越嶺，穿林渡溪，由於體力不支，最後紛紛倒地身亡，棄屍荒山野谷。隊長城戶亦在風雨中，奮力爬山涉水前進，於返抵距霧鹿只有一山之隔的路旁，終於體力耗盡，而背靠石壁，雙腿盤坐，口咬毛巾一角，氣絕身亡。全隊生還抵達吉木者，唯憲兵曹長後山定一名而已。

十月二日，後隊和中隊活存者，除留下班長收拾殘局外，允許下山。然而據說，班長數人，歷經一番生死折騰，心身皆疲，隨後亦紛紛離開，只留二名，聽候進一步指示。下山的隊員，一日間即奔回海端新武，途中吊橋因颱風吹毀，只剩兩條鐵線，而橋下則是滾滾洪流。隊員急著返家，不顧危險，手攀腳蹬兩條懸空搖盪的鐵線，側身，一步一驚魂地，渡過新武呂溪的最大支流大崙溪。關山郡獲知搜索隊員死傷慘重，而活存者已開始撤退下山，乃發動庄民，臨時以竹竿和麻袋做成擔架，前來海端新武，協助與照顧歷險歸來的人員。傷亡慘重的第二陣前隊，活存者不及半數，於十月二日早上自獵屋撤回吉木，並休息和過夜。而幾乎全滅的第一陣搜索隊，唯一生還者──憲兵曹長後山定，亦攜帶隊長城戶臨終時，託其交給美方的記錄和美軍遺物，同日返抵霧鹿派出所（註：日治時代稱駐在所）。十月三日，第二陣前隊自吉木下山，下午時分抵達霧鹿﹔家屬聞訊，紛紛冒險前來守候。能重逢者，固然於哀痛中，有幾許的喜悅，但有親人亡故的家屬，淒厲哀怨的哭聲，卻在這一天，響遍整個新武呂溪流域的山谷。

（七）第三陣搜索隊入山
九月三十日，當歷年罕見的超大型颱風，從大武與恆春之間登陸，行徑怪異地掃過台灣島時，關山庄民就開始擔心搜索隊的安危。十月一日，接獲山上傳來第一、二陣搜索隊可能遭難的消息後，關山郡警察課立即緊急召集四十五名警察，配合憲兵隊，同心協力，設法營救。然而，暴風雨連續三日肆虐，不僅全島交通斷絕、通訊網癱瘓，關山地區也山洪暴漲﹔雖然組成救援隊，但除了不斷「以箭」傳遞信息外（註：是以前傳遞信息的最快方式，箭裡裝信，每數十丈設箭靶一處，做為射箭之標的，以箭靶為站，站站相傳，據說每小時可傳信數百里。），大隊人馬根本無法抵達現場，只能坐望風停雨歇，天氣放睛，才能有所行動。颱風離境，山洪逐漸消退。十月五日，由於不忍眾多搜索隊員暴屍荒山野谷，關山郡再度組成第三陣搜索隊，隊員人數不詳，據說是由二名山地警察，帶領布農人入山，沿途搜尋死亡者，逐一剁下手掌，屍體就地收埋。途中，在一棵大樹下，發現三名出身雷公火社（今電光）的阿美族人屍體旁，一隻疲憊不堪的黑狗，伏地守護氣絕多時的主人。當搜索隊員來到時，黑狗哀求的眼神，低沉的悲鳴，見者無不動容。收埋主人妥當，並經餵食後，黑狗依依不捨消失在樹林中。剁下的手掌，則攜至飛機失事地點火化，骨灰裝入四方形小木盒，送至關山郡。十月十二日，台東廳警務課為犧牲者舉行公祭，骨灰則於當天由家屬領回。公祭前夕，那一隻在山上守護主人的黑狗，橫跨卑南大溪河床，返向雷公火社的家園，一拐一拐、低聲哀吠，有如向村民訴說冤屈。

另外，當第三陣搜索隊抵達飛機失事現場時，發現大部份美軍屍體因缺乏材料，並未收埋。於是派遣一名同行警察，前往利稻，召集十餘名布農壯丁，攜帶工具上山，就谷中樹林取材，裁製成棺木收屍。同時，選擇水池邊，一字排開，鄭重埋葬，墳前則按上級指示，豎立木製十字架，而完成第一陣搜索隊未竟的任務。

（八）魂歸何處？
十月中旬，憲兵曹長後山定，攜帶城戶臨終轉交的收屍報告書、遇難者軍籍號碼牌，以及遺物等下山，面交前來台東的美軍派遣隊長。美方除為搜索隊犧牲二十六條尊貴生命，深表哀悼外，並說明這架失事軍機，是載運自菲律賓「日軍俘虜營」釋放的美國二十六名軍官返國（最高階為少將）。而搜索隊遇難犧牲的人數，計有阿美族十二名、日本憲兵七名、日本警官二名、福佬一名、客家一名、平埔一名、布農一名、卑南一名，共計二十六名，正好相等。

美軍派遣隊離開時，曾經表示﹕三年後，將再派人前來，收拾美軍遇難者遺骸，而對因救難而犧牲者，應該會有所表示。然而，由於日本戰敗，警察機關隨著解體，整個事件就隨公祭而正式落幕。從此以後，一切的苦難皆由家屬獨自承擔，而關山警民救難犧牲的義行，亦僅在鄉野之間，輾轉相傳。隨著存活者的相繼凋零，事件始末逐漸模糊，事蹟亦逐漸為人淡忘，獨留五十二名中、日、美三國死者的幽靈，飄盪於中央山脈、新武呂溪流域的山谷之中。
